
社会学大有作为＊

李　铁　映

　＊　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 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2000年 3月 21日。

同志们:

我首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 ,代表在座的所有学者 、同志们 、朋友们 ,感谢两位学界老前辈

———95岁的雷洁琼教授和 90岁的费孝通教授到会讲话。他们一生对社会学钟情 、执着 ,对学

界后辈寄予厚望 。我们一定要承继前辈在开风气 、育人才方面的传统 ,开启今后中国社会学的

发展之门 。

今天 ,老中青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在这里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 20周年 ,

这是一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过去对社会学争论了很长时间 。社会学到底

是不是科学 ?它应该研究些什么问题 ? 回答些什么问题 ?正是由于“文革”10年动乱的深刻

教训 ,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社会科学 ,应该重建它 ,补上这一课 ,很好地

用这门科学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 。

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这 20年 ,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20年 ,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

化 、中国人民大踏步前进的 20年。还很少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和历史巨变:中国在政治 、经济 、

文化 、社会 、体制 、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 ,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人类历史上罕见

的变化。正是在这 20年 ,社会学恢复了 、发展了 ,并在脚踏实地的深入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

果 ,这就是中国社会学 20年的足迹 。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遵循的最重

要的基本原则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 ,是我们党一贯倡导

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实事求是 ,所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 ,就

是要通过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显著优点 ,也正在于它注重实地调查的传统。毛泽东同志 20年代在深

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至今仍然是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文献 ,他所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可以说是社会学研究的

基本原则和前提 。因为研究社会 ,只有从社会的实际调查入手 ,才能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

早在改革之初的 1979年 ,小平同志就向全党提出:“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

“政治学 、法学 、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 ,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 ,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小

平同志讲话后 ,中央决定迅速地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学科 。

20年来 ,通过老一辈社会学家的传帮带 ,在继承社会调查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我院社会学

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据 ,也写出了一批很有价值

的调查报告和学术文章 ,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 、重大的贡献。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 ,费孝通先生关于“小城镇”的研究 ,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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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在 80 年代读了费老的《小城镇 大问

题》这篇文章后 ,更加感到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实现工业化 、城市化的时候 ,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

所走过的道路 ,也完全有可能依靠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点和传统文化的优点 ,在小城镇的基础上

集中乡镇企业和农村的一些传统优势 ,形成星罗棋布的 、各有特色的小城镇这样一种结构和布

局 ,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城市化。也是在这篇文章的启迪下 ,我开始研究了一些城市学的问

题 ,还参加了我国第一次城市学研讨会 ,也发表了一些观点和意见。在改革初期通过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费老这篇文章极

富远见地提出了小城镇发展在今后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发挥了社会学研究

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今天 ,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 ,对于它 20年来取得的成就 ,对于社会学在促进社会发展与稳

定中的作用 ,中央 、社会科学院以及社会科学界 ,都是充分肯定的 。我来社科院之前 ,在国务院

分管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化 、教育和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 ,深感社会学的重要 ,并从社会学

中受益匪浅。我十分看重这门学科 。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 ,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在 20年中发生了极其深刻和

巨大的变化 ,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这为社会学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

遇 ,应当说 ,现在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学大有作为。

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 ,有许多是前人没有遇到过 ,也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 ,需要我

们的社会学研究人员去深入探讨 ,作出回答。中国社会经过几千年的绵延发展 ,今天第一次进

入小康社会 ,虽然我们历史上有过盛唐 ,有过宋代经济和科学的发展 ,但还不能把那个时代就

看成是小康社会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国 ,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并进入小康社会是在今天 。

那么 ,小康之后的中国社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 ,也没有现成的答案 ,可能西方

的发达国家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 ,但对我们来说 ,这是在新世纪门槛上需要深刻

认识和研究的新问题 。在没有进入小康 、温饱没解决的时候 ,首先讲的是吃的问题 ,那么在解

决温饱和进入小康以后 ,会更多地想社会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问题 。

现在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正在推向前进。我国的几亿农民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 适合中国

国情的城市化道路究竟是什么 ?中国实现小康社会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社

区组织形式在新形势下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家庭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

用? 这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都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

我这里还想特别谈一下家庭。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 ,家庭问题将以新的形式提到社会

学的面前。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家庭的一些传统功能是不是会被取代 ?是不是要发

生一些变化?现在 ,在一些发达国家 ,家庭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但现代化是否

就意味着家庭的破碎 ?破碎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能否是幸福的孩子? 没有幸福的孩子和

幸福的家庭 ,会不会有幸福的社会 ?我们不是在讲人权 、讲民主吗? 不是在讲幸福 、讲富裕吗 ?

不幸的家庭可能制造多少不幸的孩子? 将为社会带来多大的痛苦和困难?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

基础和细胞 ,幸福的家庭是构成幸福社会的细胞与基础 。

再比如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迁徙 ,一般都是由战乱和灾荒所致 ,而现在出现的近亿人的

民工流动 ,其原因是根本不同的。这反映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 、城市化的潮流和趋势。我们

要花大力气引导它 ,使之有秩序 、有步骤地沿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通过深化

改革来调整城乡关系 ,推动我国的城镇化。当然 ,我们要认识到这样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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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解决起来也需要时日和相关的政策 、制度 、法规;并且 ,也不能只看到人口流动和迁徙的正

面效应和正面意义 ,也应研究一下这样大规模的社会迁徙会产生哪些与之相伴随的新问题 ,特

别是有哪些新风险 ,真正让它成为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变迁过程 。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任务以及自身学术地位的确立 ,就在于能够回答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

现的这类重要问题。否则社会学就很难有它的地位和价值。中国的猫要能够抓中国的老鼠 。

只有能够回答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根本问题 ,只有抓住那些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和学术上的前

沿问题 ,集中力量 ,坚持不懈 ,长期跟踪 ,才能有所突破 ,才能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它要回答的问题正是其他单一学科难以回答的问题 。社会

学有其综合的优势 ,有其独特的视角 ,有其整体的维度;这就是它的地位和价值 。有人问 ,中国

的社会学和世界社会学是什么关系 ?有没有中国的社会学? 我且不去说有没有中国社会学 ,

但是中国的社会学家首先要回答中国的问题 ,这种回答就是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开始。

我们的社会学研究人员 ,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做深入扎实的实地调查 ,建立一些观

察点 、调查点 ,跟踪几十年 、上百年 ,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

我们的研究还要有前瞻性 ,这就要求我们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 。因为有些问题别的国家

今天遇到了 ,我们可能明天也会遇到;也有些问题别的国家已经遇到过 ,对于我们可能还是新

问题 。

总结历史的经验和学术发展的规律 ,只有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才能保证科学

和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要想百家争鸣就要有学派 ,但学派不是宗派 ,宗派不搞团结 ,而持不同

观点的学派和学者之间可以建立良好的友谊 ,不是“文人相轻” ,而是“文人相亲” 。我们要反复

强调学术上要解放思想和百家争鸣 ,允许用不同的观点 、方法去从事研究 ,要鼓励交流 ,互相取

长补短。

我们要大胆地学习 、借鉴和吸收一切科学的 、现代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 ,用科学的 、现代

的手段去进行社会学探索 。这其实也是我们社会科学院现在面临的问题之一。目前我们的研

究手段还比较落后 ,这与需要我们回答的极其复杂的当代问题很不适应。加快实现我们社会

科学研究手段 、研究方法的现代化 ,是站在新世纪门槛上的社会科学的迫切任务 ,否则我们就

难以满足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 。

我们也要继承一切行之有效的传统研究方法和调查技术 ,从不同学科 ,包括从自然科学借

鉴其方法和手段 。对于人类历史文明中积累下来的丰富成果 ,我们都要继承 。我不认为文明

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 ,文明之间首先应该相互补充 、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 、相互融合 。任何有

生命力的文明形式一定是具有包容性的 ,具有较强的学习 、借鉴他种文明的能力 ,一定是包含

着社会进步发展的因素 ,朝向人类的光明未来的。即使一种文明形式消失了 ,它原有的合理内

涵也会被其他文明所吸纳 、所继承 ,而不是被彻底毁灭掉了 。

当然 ,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有原则的。对于一些探索性的问题 ,可以而且应当展开积极

的讨论和争论 ,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必须讲政治 ,因为社会发展本身就包含政治的内容 。

我们提倡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提倡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 ,就是要探索真理 ,为社会

的发展与稳定提供保证 ,提供科学依据 ,提供精神动力 ,而决不是相反。如果一种观点和理论

导致社会的动乱 ,影响社会的稳定 ,延缓社会的发展 ,我们是不赞成 、不接受的。社会学要为社

会发展与稳定服务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服务 。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社会学研究也必须有敏锐而强烈的时代感 。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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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工作者 ,要敢于迎着时代风浪。这当然不是要大家去追风潮赶时髦 ,去充当什么“泡沫

明星” ,而是要敢于做时代的弄潮儿 ,敢于用科学的视角和眼光去正视大变革时代提出的种种

难题 ,并且从广远的时空视野 、以坚实的实地调查和长期追踪研究为依据 ,去回答这些难题。

让我们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博大胸怀 ,热烈地拥抱新世纪 ,纳百川 、采万花 ,创造新世纪中华

民族的新文明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学者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想和责任 ,也只有这样 ,社会学才

能无愧于我们的伟大时代 。

从　实　求　知＊

费　孝　通

　＊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 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同志们:

我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20周年的纪念会 。我想不到我还能参加 ,

我这个年纪了 ,能够参加我感到很高兴 ,很光荣。20年前这大楼还没有 ,我走的时候还没有造

这个大楼 ,最早我们的社会学所从民盟借了一间房子 ,几个人就搞起来了 ,和现在不能相比 。

现在我感想很多 ,首先从我个人讲 ,我已经到了最后几年了 ,再有几年自己也说不定 ,可是我还

是想多活些年 ,多做点事情 。我退休之后 ,主要还是做学术工作 。这几年主要做的工作 ,我自

己叫补课 ,不是小平同志叫我们社会学要补课吗? 社会学是一门学科 ,从整个学术界讲我们要

补足它。从个人讲 ,我也要补课 ,因为我这一生同社会学差不多 ,坎坷得很。我从 50年代开

始 ,就差不多脱离学术界了 ,没机会念书了 ,一直到现在 ,50多年了 ,1957年开始也 40多年了 ,

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最近 20年 ,我才重新回到学术队伍 。50年前 ,解放之后 ,李维汉同志把我

调出来搞民族工作。我到了西南民族地区做深入调查 ,访问少数民族 ,到现在也还是有用处 。

这之后 ,大家都知道 ,我二十几年里不能看书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社会学研究所的建立又

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活 。那时候乔木同志找过我 ,先把我放在民族研究所 ,因为我从民族学院调

过来的。后来 ,因为要开办社会学 ,所以乔木同志把我调到社会学所 。从进来到现在 20年了 。

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对我个人讲也很值得纪念 ,是我恢复学术工作的第一步。我脱离了

这么久 ,没有本领了 ,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党 ,恢复重建社会学这个任务没有好好完

成。从社会学恢复第一天起 ,我就开始补课 ,从头补起 ,从什么是社会学补起 ,补了一点 ,将来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希望还要补下去 ,尽力去补吧。其实大家也应该补这一课 ,我们的基础不

好 ,我们从外国引进了这门学科 ,并没在中国生根。我是这么看 ,不知对不对 。因为社会学要

研究自己的中国社会 ,我们对中国社会还不认识 ,历史这么长 ,人又这么多 ,要理解中国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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